
清詞論綱

金放羊

清代的詞，號稱中興。實際上詞這一丈體，源於賄唐，繁衍於五代，而大興於宋。

自後，代有作者，各有建樹。至清初，而明之烈士遺民，如陳子龍、王夫之、屈大均輩，

均有詞以抒發其亡國之痛，悲憤纏綿，為明詞之結束，亦開有清一代詞風。

清代詞壇，先後有漸西、常州兩大詞派，一如古文之有桐坡、陽湖兩派。不過這兩

派詞的倡導者，是不同時的。清初有斯西派，以朱鼻尊為首領，尊崇姜嬰、張炎，以清

空為尚，未流陷於枯寂。構中葉常州詞派思矯正之，提倡典雅，以周邦彥為宗。張惠言

為盟主。有意內言外之說，想提高詞的思想意義，但流弊為牽強附會。這兩派詞籠罩有

清一代詞壇。直至清代末頁，王鵬運、朱孝威等作〈庚于秋詞} ，詞反映當時現實的某

些方面，也樹立了新的詞風，為清詞強勁的結束。不過有清近三百年間，不受此兩派詞

牢籠，而能獨樹旗幟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我們應較全面地論述之。

清初詞人，朱(葬尊)、陳(維輯)齊名，會合刊有〈朱陳村詞〉。陳維耀( 1625-

1682 ) ，字其年，號迦腔，江蘇宜興人。出生於仕宜之家，為明末四公子之一，陳貞慧

之子，素以氣節著稱。陳維罷少年時期，家門鼎盛，意氣風發，馳騁才華，詞語措旗。

中歲遭世變，顛沛四方，懷古傷今， “一切敵諧狂嘯，細泣幽吟，無不寓之於詞。" (陳

宗石〈湖海樓詞﹒序) )鬱鬱不得志。晚年( 1679 )召試鴻詞科，由諸生授檢討，參修

明史，不久逝世。陳維扭身當明、清改朝換代之際，對明末君臣的荒嬉亡園，一己的進

退出處，均有所憤慨與徘徊，而以詞表現這些事件與情感的，如他的〈沁園春﹒題徐消

鍾山梅花圖......} ，實借題發揮，痛斥南明小朝廷君臣誤國，己身無可奈何。其詞云:

十萬琮校，矯若銀此，翩如玉鯨。正困不勝個;嬌偏怯雨，影落西清。夾岸亭台，

接天歌板，十四樓中樂太平。誰爭賞?有珠噹貴戚，玉佩公卿。如今潮打孤城，只商女

船頭月自明。嘆一夜啼鳥，落花有恨;五陸石馬，流水無聲。尋去疑無，看來似夢，一

幅生梢淚寫成。撓此卷，伴水天閑話，江海餘生。

詞上丹除物，譏諷權貴。下井借景抒情，無限哀怨，實南明江南小朝廷戚亡前

後情景，富有現實意義。真是“情詞兼勝，骨韻都高，幾合蘇 辛、周、姜為一手"0 (陳

廷悼〈自玉齋詞話〉卷 3 )不過陳維棋詞的主要風格，還是屬於蘇、辛的豪放派，如他

的〈南鄉于﹒冊子11道上作} ，詞云:

秋色冷并刀，一派酸風捲怒濤。并馬三河年少客，租豪，皂樑林中醉射鵰。殘酒憶

荊高，燕趙悲歌事末消。憶昨車聲寒易水，今朝，慷慨還過豫讓橋。

詞寫景、記事，懷古嘆今，真是粗豪慷慨，表現出迦睦詞的特色。他如〈醉落魄﹒

詠鷹} (熙緝厝﹒夜宿臨1名驛〉等詞，也均具此風格。此外，陳維棋以詞反映人民疾苦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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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，又叫杜甫的〈兵車行〉、自居易的新樂府的，如他的〈賀新郎﹒蟬夫詞} ，尤為

難得的佳作，詞云:

戰艦排江口。正天邊員王拜印，較蝸蝠鈕。徵發權船郎十萬，列郡風馳雨!驟。嘆閻

左騷然聽狗。里正前團催後保，盡聽聽鎖繫空倉後。掉頭去，敢搖手?稻花恰稱霜天秀。

有丁男臨歧訣絕，草問病婦。此去三江牽百丈，雪混排楣夜吼。背耐得土牛鞭否?好倚

後園楓樹下，向叢祠亟倩巫撓酒。神祐我，歸田敵。

詞寫徵丁打仗，鄉里騷然，而稻花揚時，妻離子剔，尤為悽慘，最後無可奈何，只

得求神保佑。陳維居以詞寫這種題材，實為一創舉，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。他如〈南鄉

于﹒江南雜詠} ，寫官吏們的敲詐勒索，是“戶派門攤，官催後保督前團"。 “鶴狗騷

然，朝驚北陌暮南肝。"這都以詞來反映人民被剝削生活，而具有現實意義的。至於他

的〈水調歌頭﹒夏五大雨俠月，南敵半成澤國，而梁溪人尚有畫肪游湖者，詞以寄慨〉

則又描寫了當時災禍中貧富對立、苦樂不同的現象，是“今何日?民已困，況天年。家

家棋馬閑坐，墟井斷吹煙。何處玉簫金管，猶唱雨絲風斤，個水泊游船。此曲縱嬌好，

聽者似啼猿。"這更富有深刻的社會意義。陳維耀詞以豪放著稱，實由於他對人間不平

事的憤慨，為其思想基礎，因而表現出來。這是他詞的主要風格。但他是清初大家，其

〈湖海樓詞〉計一千六百二十餘首，小令、中調、長調齊全，風格又是多樣化的。如他

的〈齊天樂﹒遼后撤樓〉等闋，則是“婉麗嫻雅"0 (吳梅〈詞學通論) )所以又有人

認、為:讀先生之詞者，以為蘇、辛可，以為周、秦可，以為溫、韋可。" (蔣景祈〈陳

橡討詞鈔序) )這襄道出陳維揖詞風的多方面，是有一定的道理，可供我們參考。

朱葬尊 C 1629-1709) ，字錫哩，號竹沌。漸江秀水人。康熙己未( 1679 )舉博學

鴻詞，授檢討。曾入值甫書房，出典江南省試。罷歸後，邊專心著述。他本是經學家，

著有〈經義考}{曝書亭詩文集〉等書。他選輯唐五代宋元諸家詞為〈詞綜} ，開漸西詞

派。自稱係從曹溶學詞， “必崇爾雅，斥淫哇。" ( {靜志居詩話} )推崇姜鹽、張炎，

影響所及， “數十年來，斯西填詞者，家自石而戶玉田。" (同上丈)實際上，朱葬尊

當清初康熙時期，也有個出處問題，其稱羨姜嬰之野鶴閑雲，感嘆張炎之漂零身世，受

他們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。他自稱“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聾玉田差近。" ( (解

珮令﹒自題詞集) )而“十年磨劍，五優結客，把平生涕淚都飄盡。" (向上詞)實是

他生活的寫照。而直追張炎詞意的，當推他的〈長亭怨慢﹒雁) ，詞云:

結多少悲秋禱侶，特地年年，北風吹度，紫塞鬥孤，金河月冷，恨誰訴?迴汀枉渚，

也只戀，江南住，隨意落平沙，巧排作參差箏柱。別浦，慣驚移莫定，應怯敗荷疏雨。

一攔腰秒，看字字懸鐵垂露。漸散斜、無力低飄，正目送碧羅天暮，寫不了相思，又離

涼放飛去。

這首詞，寫雁之遭遇，在艱危環境中掙扎，又表現出驚恐心情，這實是以雁自況，

為詞人所慣用的手法。朱鼻尊“感慨身世，以悽切之情，發哀婉之調，既悲涼，又忠厚，

是竹埠直逼玉田之作。" (陳廷悼〈白雨齋詞話) )這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。此外，他

的弔古傷今之作，有〈賣花聲﹒雨花台} ，詞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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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柳自鬥灣，潮打坡還。小長干接大長干。歌板酒旗零落盡，剩有漁竿。秋草六朝

寒，花雨空禮。更無人處一憑欄。燕子斜陽來又去，如此江山。

詞寫雨花台之盛衰，實寓明清易代的感慨。而末兩句用唐人詩意，寫時移境遷，景

物依舊，更增人哀思，為詞中的警句。詞，筆力過勁，聲調蒼涼，在這一詞調中，尤具

有獨到之處。

朱葬尊還有一些情詞，寫來含義雋永，結構佳美。如他的〈桂毆秋} ，詞云:

思往事，渡江干。青蛾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輛聽秋雨，小車輕鑫各自寒。

這首詞，設認為“復振五代、北宋之緒" (譚獻〈儘中詞})在單調小令方面，是有

其特殊成就的。

與朱葬尊同時創斯西詞派的，尚有李良年( 1635一 1694 )、李符( 1639-1689) 等，

李良年的〈踏莎行﹒金駛} (暗香﹒線等梅〉等，李符的〈綺羅吞﹒春游H好事好〉等，

刻物抒情，感慨良深，均係推崇南宋的。所以陳廷悼稱: “三李詞絕相煩，大約皆規模

南宋，羽翼竹埠者，武曾(李良年字)較雅正，而才氣則分虎(李符字)為勝。"( (白

雨齋詞話) )這一評論是比較公允的。

清初詞人中，被推為“最為大雅，才力不遠朱陳，而取徑較正" (陳廷悼〈白面齋

詞話〉卷 3 )者，是曹貞吉足有〈呵雪詞》。

曹貞吉( 1634-1698 )字升六，號實奄，山東安邱人。康熙、三年( 1664 )進士，曾

官禮部部中。又曾任湖廣學政，以疾辭歸，卒。其論詞以獨創為高，能“離而得合，乃

為大家，若優孟衣冠，天壤間只坐古人是矣，何用有我?" ( (到雪詞序〉石蓮庸本)這

是有見地的。王偉在他的〈到雪詞序〉中，稱: “周雪詞骯髒磊落，雄渾蒼茫，是其本

色，而語多奇氣，悄恍傲闕，有不可一世之意。至其珠圓玉潤，迷離哀怨，於纏綿款至

中，自具瀟洒出塵之致，絢爛極而平措生，不事雕嫂，俱成妙詣。"這是道出〈到雪詞〉

的某些特色的。他的詞是以感時懷古昧物為長，和他的〈留客住﹒鷗搗) ，詞云:

瘴云苦。遍五溪沙明水碧，聲聲不斷，只勸行人休去。行人今古如織，正復何事關

卿。頻寄語，空祠廢驛，便征衫濕盡，馬蹄難駐。

風更雨，一髮中原，杏無望處。萬里炎荒，遮莫摧殘毛羽。記否越王春毆、宮女

如花，只今惟剩汝。子規聲績，想江深月黑，低頭臣甫。

詞題味鵰古島，實嘆世路艱難，有“行不得也"之意。近人按此詞當為其弟躇余遭逢

吳三桂之亂淪陷無省而作。(張伯駒等〈清詞選} )實亦可信。 “投荒念亂之感" , ("譚

獻〈盤中詞) )尤洋溢於詞中，實有所為而作的。詞旨遙深，詞語淡雅，在清初詞壇，

獨樹一幟。他的味史詞，尤顯出其特有的租豪，如〈百字令﹒味史} ，詞云:

田光老矣，笑燕丹賓客，都無人物。馬角烏頭千載，恨，匕首匣中如雪。落日蒼涼，

羽聲慷慨，壯士沖冠髮。咄哉孺子，舞陽色怒而白。試問單竄漸離，此時安在，何不同

車發?寶劍祖龍驚擊袖，六尺屏風堪越。貫日長虹，繞身銅柱，天意留秦劫。蕭蕭易水，

至今猶為鳴咽。

曹貞吉的詞，還有〈滿庭芳﹒和人逼關} (賀新涼﹒再贈柳敬亭) ，均為懷古感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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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作，呈現出租豪之氣。不過曹貞吉的一些令詞，如他的〈蝶戀花〉十三首，又則有風

致。其詞序稱: “讀〈六一集〉十二月鼓子詞，嫌其過於富麗。吾輩為之，正不妨作酸

餾語耳。閑中試筆，即以故鄉風物譜之。"這又是他寫農村景物的詞，茲學其一首以概

其餘，詞云:

五月黃雲全覆地。打麥場中，咿車L聲齊起。野老瀝歌天續耳，那能略辨宮商字。

屋角魄陰耽美睡，夢到華胥，蝴蝶翩翩矣。客至夕陽留薄醉，冷淘託篩窮家計。

詞上丹寫農村麥收景象，打麥場上更有打麥、車L麥、揚麥以及一片灌歌聲響，表現出

豐收之樂。下井寫一己村居生活，淡於名利，夢入理想國度，以及和朋友小飲蔬食之樂。

這詞於“古調之中，緯以新意，蓋其天分於此事獨近耳。" (吳梅〈詞學通論) )曹貞

吉的詞所反映的生活面還是比較廣闊的，其詞風有祖豪的一面，也有平淡的一面，不失

其為雅正之音。

納蘭性德( 1654一 1685 ) ，字容若。太傅明珠長于。幼聰慧，十七歲補諸生，瑪l次年

學順天鄉試。康熙丙辰( 1676 )應毆試，賜進士出身，授一等侍衛。屆擇時，以調弓書

卷隨從其側，自天校獵，夜晚讀書。曾刊〈通志堂經解〉著作有〈通志堂集} ，後附其

詞，為其友顧貞觀所定。後又有〈納蘭詞〉五卷，附補遺一卷，為清末許增所彙集，收入

〈轍圍叢刻〉中。

納蘭性德的詞，其友人稱之吉克感頑艷，得南唐二主之遣。" (陳維騷〈詞評) )王國

維則稱d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

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 JI ( (人間詞話) )我們結合納蘭的身世來看，他雖為貴介

公子，但直途夙風險， “蛾眉l謠言番，古今同忌。" ( (金縷曲﹒贈架扮) )加以鼓盆之

衷， “此恨何時巴" ( (金縷曲﹒亡婦忌日) )所以他的詞，確有人生無常，則易見難

之嘆，如其〈說溪紗〉三首之一，詞云:

誰道飄零不可憐?舊遊時節好花天，斷腸人去自今年。一斤暈紅才著雨，幾絲柔柳

乍和煙，倩魂銷盡夕陽前。

又如他的〈蝶戀花〉四首之一，詞云:

辛苦最憐天上月，一昔如環，昔昔都成訣。若似月輪終陵潔，不辭冰雪為卿熱。無

那塵緣容易絕，燕子依然，欲踏鉤簾說。唱罷秋墳愁未歇，春叢認取雙棲蝶。

這些詞作，確實“勢縱語咽，淒擔無聊，延巳六一而後，僅見湘具。" (譚獻〈籃

中詞) )納蘭的令詞，在清代令詞中確有其獨特成就，格高崗遠，纏綿婉約，可與北宋

晏、歐、叔原等先後輝映的。至於他的長調，則毀譽參半，周之琦謂其“多不協律，'，

( {僅中詞〉一引)徐i銳則稱其“不膏坡老祿軒" ( (詞苑叢談) )並針對其〈金縷曲，﹒

贈架扮〉為例，其詞云:

德也狂生耳!偶然、間給塵京國，鳥衣門第。有酒惟撓趙州土，誰會成生此意?不信

這邊成知己ρ 育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拭盡英雄誤。君不見，月如水。共君此夜須沉醉。

且由他蛾眉謠言極L 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間，冷笑置之而已!尋思起、從頭翻悔，→

日心期千劫在，後身緣恐結他生襄。言諾重，君讀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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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感慨人生，慰勸朋友，直抒胸臆，而又愈轉愈勁，此詞一出， “都下競相傳寫"

〈詞苑叢談) )。一方面是欣賞他的詞，一方面又係欽佩他對朋友們的情誼，這首贈

顧貞觀的詞，和顧貞觀寄吳漢握軍古塔的〈金縷曲〉二首，有同曲同工之妙。納蘭性德

的長調也是具有真性惰的。

顧貞觀( 1637一 1714) ，字華峰，號架份，江蘇無錫人。康熙丙午( 1666 )們天學

人，權秘書院典籍。丙辰間( 1676 )又入京館納蘭相國家，與相國子性德交契頗深，送

有酬唱。性德的〈金縷曲〉或係受顧貞觀的詞作影響而寫的。顧貞觀的詞，以〈金縷曲〉

二首，傳誦一時，詞前有序，稱: “寄吳漢權軍古塔，以詞代書，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

泳雪中作。茲擇其一，詞云:

季于平安否?便歸來，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?行路悠悠誰慰藉?母老家貧子幼。記

不起從前杯酒。魎魅搏人應、見慣，總轍他覆雨翻雲手。冰與雪，周旋久。淚痕莫爾牛衣

透。數天謹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?比似紅顏多命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塞苦寒難受《

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赦。置此札，君慎袖。

這樣以詞代信，實為創舉，而同情朋友的遭貶放，語語真摯，尤為感人。此詞後有

自注，云: “二詞容若見之，為泣下數行，曰: “河架生則之詩，山陽死友之傅，得此

而三。此事三千六百日中，弟再以身任之，不俟兄再囑也。余曰: “人壽幾何，請以五

載為期。"懇、之太搏，亦蒙見許，而漢搓果以辛商入關矣。附書志感，兼志痛云。"以

詞代信，以詞故友，、實為詞壇佳話，值得稱道的。顧貞觀還有一些令詞，如〈青玉案〉

〈夜行船﹒鬱孤台) <南鄉于﹒搏衣〉或係吊古，或係感今，也均富有社會意義，其〈南

鄉于﹒搗衣) ，詞云:

喂喂夜鴻驚，葉滿階除欲二吏，。一派西風吹不斷，秋聾，中有深閏萬里情。丹石冷

於泳，兩袖霜華旋欲撓。今夜戌樓歸夢裹，分明，織手頻呵帶月迎。

詞，觸景生情，情又寓於景中，妙合無垠，真是“清空若拭"0 (譚獻〈籃中詞))

他的詞，出入兩宋，能以情勝，用筆圓朗。在清初詞續有高人之處的。

清初漸西詞派開創以來，至厲鳴為其中堅人物，也係壓陣大將。

厲鳴( 1692-1752) ，字太鴻，號獎樹，斯江錢塘人。於康熙庚子( 1720 )中鄉試ε

乾隆初荐學博學鴻詞。罷歸。久客揚州，得閱馬氏藏書，學業精進。主盟大江南北壇站，

幾數十年。性閑靜，愛山水，有〈獎樹山房詞〉。

厲瓏的詞，以寫節令、山水詞為多，抒發其懷古高隱之思，而句亦清俊，如他的〈百

字令) ，有序稱: “月夜過七旦灘，光景奇絕。歌此調，幾令眾山皆響。"詞云:

秋光今夜，向桐江為寫當年高醋。風露皆非人世有，自坐船頭吹竹。萬續生山，一

星在水，鶴夢疑重續。學音遙去，西岩漁父初宿。

心億汐社沉埋，清狂不見，使我形容獨。寂寂冷螢三四熙，穿過前灣茅屋。林淨藏

煙，宰危限月，帆影搖空線。隨風飄蕩，自雲還臥空谷。

詞寫嚴子陸隱居處風光，景物幽奇，人品超絕，對此佳景，詞也能反映出來，描繪

如畫。陳廷悼稱其“鍊字鍊旬，歸於純雅，此境亦未易到。" { (白雨齋詞話〉卷 4 ) 



162 中國語文研究/第 9 期

這實是作者羨嚴于慶之胸襟，才能寫到此境界。他如〈齊天樂﹒吳山望隔江齊雪)(百字

令﹒丁茵清明) (疏影〉等詞，均能追步姜墊，得清空之趣。厲鶴的小令，以情商勝的，

有〈揭金門)(眼兒媚〉等，後詞云:

一寸橫波惹春留，何正最宜秋。妝殘盼薄，矜嚴消盡，只有溫柔。當時底事匆匆去，

悔不載扁舟。分明記得，吹花小徑，聽雨高樓。

詞寫情逼真，又寓情於事，樂而不淫，語多含蓄。厲瓏的令詞，多監外之響，而耐

人尋味的。斯西詞派至厲瓏的詞，可以觀庄。至於末流的巧構、形倒、空硫之言，雖依

傍門戶，實無自立處，所以常州詞派代之而興。

清代中葉，張惠言兄弟、師弟子提倡詞的比興意義，並以風騷喻詞，尊崇詞體，創

常州詞派，與斯西詞派分庭抗禮，影響清後期詞尤巨。

張惠言 (1761-1802) ，字舉文，江蘇武進人。嘉慶四年( 1799 )進士，官編峰，

不久牢。惠言為經學家，精〈易〉學，著有〈茗柯文集)(茗柯詞〉。輯〈詞選) ，開常

州詞派。他的詞，言情寫景，鋪張揚厲，而又頓挫生姿，明快朗腸。如他的〈水調歌頭﹒

春日賦示楊生于拔) (五首) ，茲學其五首之四，詞云:

今日非昨臼，明日復如何。竭來真悔何事，不讀十年書。為向東風吹老，幾度楓江

蘭徑，千里轉平蕪。寂寞斜陽外，渺渺正愁予。于古意，君知否?只斯主頁。名山料理身

後，也算古人愚。一夜庭前線遍，三月雨中紅透，天地入吾盧。容易眾芳歇，莫聽子規

呼。

詞， “既沉鬱，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陳、朱雖工詞，究曾到此地步否?不得以其非

專門名家少之。熱腸鬱思，若斷仍連，全自風騷變出。" (陳廷悼〈白商齋詞話〉卷4 ) 

詞， “賦手丈心，開僑聲家采有之境"0 (譚獻〈籃中詞) )不愧為常州詞派的開山人。

張惠言還有一些小令，如〈玉摟春) <相見歡) ，是“善學子野" (譚獻〈籃中詞) ) 

而又能信手拍來，便成妙語的，如其〈相見歡} ，詞云:

年年克郎花期。過春時，只合安啡愁緒送春歸。梅花雪，梨花月，總相思，自是春

來不覺去偏知。

張惠言之弟琦( 1764一 1833 )字翰風，也能詞，與兄齊名，有〈立山詞〉。其〈摸

魚見} (南浦〉等，亦均有所寄託，暗含譏諷，而寫來字面漂亮，能放能收。常州詞派

之詞風，復能講求聲律，而光大門庭的，為董土錫、周濟等。

董士錫，字曹卿，江蘇武進人。從其舅張惠言學，精虞民易，工古文、詩、賦，其

詞有〈齊物論齋詞) ，尤“為舉丈正誦。舉丈疏節闊調，猶有曲子縛不住者，在曹卿則

應徽按柱，斂氣循聾，興象風神，悉學騷雅古慎，納諾令慢。" (沈曾植〈菌閣瑣談判

他的詞，在倚聲應節方面，確為精妙，而意境也能高遠，如其〈江坡子﹒丙寅里中作)，詞

Z三:

寒風相送出層鐵。曉霜蹺，畫輸輕。措內鳥啼，牆外少人行。折盡垂楊千萬縷，留

不住，此時惰。紅橋獨上數春星，月華坐，水天平。鏡襄夫容，應向臉邊明。金雁一雙

飛過也!空且斷，遠山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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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，寫景如繪，情寓景中，極淡遠之致，而格調高峻。此外，他的慢詞，如〈蘭駿

王﹒江行) <疏影〉等，也均具峭拔風格，自能開一門庭，使常州詞派生色。

周濟( 1781-1839) ，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晚號止慮，江蘇荊溪人。嘉慶十年( 18 

05 )進士。曾為推安府學教授。少年意氣極盛，習劍通兵。晚年隱居金擾，悉心著述。其

詞學承張惠言之緒，復興董士錫相切磋，自稱: “吾郡自卑文、子居兩先生開闢檬莽，

臥國風、離騷之情趣，鑄溫、韋、周、辛之面目，一時作者說出，曹卿集其成。余興曹

卿議論，或合或否，要其指歸，各有正鵲，倘亦知人論世者所取資也。" ( <昧雋齋詞﹒

自序) )從.這裹，我們可以看出周濟之於詞學，配有所繼承，也有所發展。其〈詞辨〉

論詞尤精，被推許為“截斷眾流窮正變，一燈樂苑此長明"0 (朱孝賊〈強郁語業〉卷

3 )他的所謂風騷旨趣，當係就比典、寄託而言。他的詞也能實踐他的詞論的，如〈渡

江云﹒楊花) ，詞云:

春風真解事，等閑吹編，無數起長亭。一星星是恨 直送春歸，替了落花聲。憑欄

極目，蕩春渡萬種春情。應笑人春糧幾許?便要數征程。冥冥，車輪落日，散綺餘霞，

漸都迷幻景。問收向紅窗畫籃，可算飄零?相逢只有浮雲好，奈蓬萊東指。弱水盈盈。

休更惜，秋風吹老純羹。

詞寫楊花，實際上是借它來寫人之離合，更紅以歸隱為高。其情懷是“怨斷之中，

豪容不滅。" (譚獻〈僅中詞) )常州詞派詞人多係以經學家寫詞，聲求正大。雖其“意

內言外"之說，失之過泛，而求寄託，以出入於事物之觸類旁通，是把詞的題材擴大，

也有較深遼之意義的。其求以詞來知人論世，則更是有反映現實的作用。

清代末期的詞，以時代的動亂，詞人以詞來反映現實，發抒感情，使詞有更充實的

內容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。道光時期( 1839 )鴉片戰爭爆發，當時抗戰名臣鄧廷頓(

( 1775-1846 )、林則徐( 1785-1850 )均有詞記其事。鄧廷頓之〈高陽台) ，詞云:

鴉度冥冥，花飛丹丹，春城何處輕姻。膏膩銅盤，枉猜踴楊閑眠。九徵夜熱星星火，

誤瑤窗多少華年。更誰堪一道銀潰，長貸天錢。星蹉恰到牽牛渚，嘆十三樓上，瞋色淒

然。望斷紅壩，育鷺消息誰邊。珊瑚網結千絲密，乍收來萬餅珠圓。指滄浪、細雨歸帆，

明月空位。

詞寫吸鴉斤姻之誤時耗費，禁姻之必要，但又恐橫遭阻絕，詞意要然，而憂國之心

若揭。鄧廷頓還有〈月華清)(換巢鷺鳳〉等詞，均寄寓衛國之心，而也隱憂權貴之忌，

時事的不可為了。林則徐則有〈高陽台﹒和懈筠(鄧廷頓號)尚書爵) ，詞云:

玉栗收餘，金絲種後，著航別有蠻姻。雙管橫陳，何人對攤無~。不知呼吸成何昧，

愛跳燈，夜永如年，最堪憐，是一丸泥，損萬緒蝕。春雷鯨破零丁穴，笑層樓氣燼，無復灰

燃。沙角台高，亂帆收向天邊。浮搓漫許陪霓節，看澄肢，似鏡長園。更應傳、絕島重

洋，取改回眶。

詞寫鴉片之害，禁姻之必要，慷慨高昂，實反映禁姻初之勝利。但以清廷腐朽，權

貴嫉賢忌能，兩公終以輕於獻僻罪，被貶新疆。在滴成中他們仍有詞唱和，如〈金縷曲〉

〈喝火令〉等。他們是“摘居權作採花使，忍輕拋韶光九十，番風廿四。寒玉未銷泳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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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，毒幕遍聞香氣。算修了邊擴春釀。" (林則徐〈金縷曲) )在貶講中聊以自慰互慰。

而他們的嘆息，是“雁桂華年員一夢，問啼鵑可解離人意?春漸老，勸歸未! " (鄧廷

禎〈金縷曲) )清末詞壇，以反映鴉片戰爭詞開端，詞的現實意義更加強了。自此稍後，

以詞名家的有項鴻祥、蔣春霖等，雖未能以詞直書時事，但在抒情中頗能透露逢時之艱

難。
項鴻祥( 1798-1835) .字蓮生，道光圭辰( 1832 )年學人。曾上春官，不第，鬱

鬱以終。他自稱“生幼有愁癖，故其情艷而苦，其感於物也鬱而深。" ( (甲補序) ) 

文稱“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遺有涯之生。時異境遷，結習不改。......茫茫誰復知音者?"

( (丙稿序) )他的詞，感嘆身世者較多，如〈水龍吟﹒秋聲) (三犯渡江云〉等，文

借擬前人之詞，以抒己懷抱的，如〈臨江仙﹒擬南唐後主) (揭金門﹒擬孫光憲) .均

有所寄託的。其〈玉漏遲〉序稱“冬夜聞甫鄰笙歌達曙"，則寫歡樂與愁苦相對照，讀

之尤發人深省，詞云:

病多權意淺，空聾素被，伴人悽惋。巷曲誰家?徹夜錦堂高諦。一丹艷艇月冷，料

燈影，衣香!烘軟。嫌漏鈕，漏長甜在，者邊庭膜。說郎瘦已哩年，更懶拂冰絲，賦情難

遣。總是無眠，聽到笛慵簫倦。咫尺銀屏笑語，早槍角驚鳥啼亂。殘夢遠，聲聲曉鐘敲

斷。
從上詞看來，他真是“古之傷心人也。蕩氣迴腸，一渡三折。"又是“所謂則有懷

抱者也。" (譚獻〈僅中詞) )。

蔣春霖( 1818-1868) ，字鹿潭，江蘇江陰人。少時隨父輩登黃鶴樓賦詩，有“乳

虎"之譽，艾麗，家道中落。曾任兩推艦官，又參我幕。他先致力于詩，後“乃易其工

力為長鐘何，鐘情關恨，轉毫於錄棄之間，直而擻，沈而婉旬壘而不靡。......登山臨水，

傷離悼亂，每有感慨，於是乎寄。(李肇增〈水雲摟詞序) )他的詞，確具有上述內容

及風格的。如〈木蘭花慢﹒江行晚過北國山) ，詞云:

泊棄推雨霄，又燈火，送歸船。正樹擁雲昏，星垂野闊，瞋色浮天。蘆邊夜潮驟起，

暈波心，月影盪江圓。夢醒推歌楚些，玲玲霜激衷腔。嬋娟，不語對愁眠，往事恨難捐。

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，鉤連更無鐵鎖，任排空檔驢自迴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

傷心付與秋煙。

詞，感慨極課，而又況而不露，借景抒情，景冷情幽，非深憂時事者不能道出。從

詞襄是透露清季國亡之無日，而一己更懷恨無已，所以這首詞，被評為“子山、于羹，

把臂入林"0 (譚獻〈盤中詞〉五)蔣春草案所處之時代，確具有廣信、杜甫的悲愁，而

以詞來繼續他們的詩賦，可謂異曲同王。另外，他的小令，尤顯出悽怨之情，如其〈卡

算子) ，詞云:

燕子不曾來，小院陰陰雨。一角欄杆聚落華，此是春歸處。彈誤則東風，把酒撓飛

絮。化了浮萍也是愁，莫向天程去。

詞純用此興手法，寫人之冷落多愁，而又無可奈何。真是把所遭遇的“窮愁療倒，

抑鬱以終，悲憤慷慨，一發於詞。" (陳廷悼〈白面齋詞話〉五)他如〈虞美人〉的“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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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何日銷兵氣，劍指寒星碎。遙憑南斗掌京華，忘卸滿身清露在天程。" (踏莎行〉的

“東風一夜轉平蕪，可憐愁滿江南北。" (唐多令〉的“一片石頭坡上月，渾怕照，舊

汪山。"均係懷憂國之息而文無所施展抱習，只得以詞來抒恨而已，蔣春霖的詞，是富

有特定的歷史階段氣息的。

清季內憂外患，愈演愈烈，詞人以詞描寫這些情況的，還有張景祁( 1827一 1868 )的

〈秋齊﹒基隆秋感) (齊天樂〉等，前詞云:

盤島浮螺，痛萬里胡塵，海上吹落。鎖甲煙銷，大旗雲掩，燕巢自驚危幕。乍聞鵰碟

，健兒唱罷從軍樂。念衛、霍，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。遙望故壘，霉帳凌霜，月華當

天，空想橫聽，卷西風寒鴉陣黑，青林凋盡怎棲託?歸計未成情味惡。最斷魂處，惟見

莽莽神州，暮日;銜照，數聲哀角。

詞寫台灣當時受列強侵擾情況， 實是“知吹頻驚，蒼涼詞史"0 (譚獻〈盤中詞續〉

二)至於寫山川而寄寓家國之愁的，譚獻( 1830-1901 )的〈一等紅﹒吳江)(桂技香﹒

秦推感秋〉等，均有幽怨深意。前詞云:

暗愁煙，看青青一井，猶認舊眉山。花發樓頭，絮飛陌上，春色還倒當年。翠台胖、

曾容醉臥，聽語笑風動畫秋千。一曲琴絲，十年箏柱，樂是人間。細數總成殘夢，數都

迷棕遍，只有留連，劫換紅羊，巢空紫燕，重來步步回旋。儘消受雲飛雨散，化蝴蝶猶

蹺舊欄杆。不分中年到時，直懇荒寒。

詞借寫春景以抒興衰之慨，淒婉深厚，是透露出時代消息的。譚獻本是詞選、詞評

家，他搜集有〈僅中詞〉六卷，續三卷，保存了清人的詞，並附有評論。他的詞，也被譽

為“純乎騷雅"， (陳廷掉〈白兩齋詞話) )“輛徑甚高，源委深遠。......抑且上溯唐

五代。此漸詞之變也"0 (吳梅〈詞學通論) )是清末一位有影響的作家。

清末以詞大書時事的，當推王鵬運、文廷式等。王鵬式( 1848-1904 ) ，字幼遐，

號半塘，廣西臨桂人。同治庚午( 1870 )學人，歷宮內閣侍讀，監察御史等職。

庚子( 1900 )八國聯軍入侵，攻佔北京，他居危域中曾與友人相約填詞，有〈庚子秋詞〉

二卷，並以詞題其後稱:“華髮對山青，客夢零星。歲寒瀟H句慰勞生。斷盡愁腸誰會得?

衷雁聲聲。心事共流槃，歌斷誰聽?墨痕和誤潰清祿，留得悲秋殘影在，分付旗亭"。

( (浪淘沙﹒自題庚于秋詞後) )可見他對這一詞集的重視，實以詞反映當時現實的。

如他的〈滴滴金) ，詞云:

風花回首鷺飄泊，畫堂深几春醋。窗雨晨星夢無蒼，歎人天蕭索。盤移誤共金仙落，

甚淒涼，斷雲薄。滿眼滄桑舊坡郭，漫怨吟遼鶴。

詞寫京坡陷落情景，重器播遷，朝市全非，感慨萬千。真是“行歌醉哭狂聽跡，噓

垂老杜駛客"。 “落日滿域塵，驚望眼迷南北"0 ( (迎春樂) )他又有〈漁歌子〉弔

念珍妃之死，詞云:

禁花摧，清漏歇，愁生輩道秋明戚。冷燕友，沈碧血，春恨景陽蓋說。軍桐飄，背

鳳折，銀林影斷宮羅襪，漲迴瀾，輝映月，午夜幽香爭發。

詞是從另一側面，反映統治者的殘酷。幽恨無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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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廷式( 1856-1904) ，字道希，號芸閣，江西萍鄉人。光緒圭午( 1882 )學人，

庚寅( 1890 )進士，毆試一甲第二名，授編倍職，復任侍讀學士，以直言無忌，為權貴

所陷害。戊戌( 1898 )政變，凡遭不測，流亡臼本c歸國後，撩倒以卒。有〈雲起軒詞鈔〉。

他的詞，多感慨時事，豪容而又深婉，如〈憶舊游﹒秋雁) (庚子八月作) ，詞云:

↑長霜飛轍塞，月冷楓江，萬里淒清。無限憑高意，便數聲長笛，難寫深情。望極雲

羅德渺，孤影幾回驚。見龍虎台荒，鳳凰摟動，還感飄零。梳翎，自來去，歎市朝易故，

風雨多經。天遼無消息，向誰裁尺鳥，寄與青冥?遙想橫扮簫鼓，蘭菊尚芳馨。又臼落

天寒，平沙列幕邊馬鳴。

這首詞，顯係以孤雁自況，而結合庚子事變，朝野震盪，更是感慨橫生。詞是表現

時代氣息的。丈廷式還有一些令詞，抒寫真惰，沉痛無比，如他的〈蝶戀花) ，詞云:

九十韶光如夢裹，寸寸關祠，寸寸銷魂地。落日野田黃蝶起，古楓叢荻搖深翠。惆

悵玉簫催則意，蕙些蘭騷，未是悔心事。重疊淚痕織錦字，人生只有情難死。

他以詞刻劃自己，自稱“我是長安倦客，二十年軟紅塵襄。無言獨對，青燈一熙，

神遊天際。海水浮空，空中樓閣，萬重蒼翠。待駱鷺歸去，層霄回首，又西風起"。

( (水龍吟) )真是“字字奇幻，使人神寒"0 (王灌手批〈雲起軒詞鈔) )而表現出

的胸襟懷抱，尤為高絕。欲留不得，欲去難捨，實得屈子〈離騷〉之真精神的。清代的

詞當以此為壓陣的。


